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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栖居】

歌颂人民解放军
文 曹荣新（伊犁居民区）

学习人民解放军，
听党指挥一声令，
纪律严明作风好，
爱党爱国爱人民。
致敬人民解放军，
八一军旗舞昔今，
哪里需要往哪上，
抗疫救灾为人民。
赞美人民解放军，
能文能武举世惊。
迎着太阳敬个礼，
阅兵仪仗向人民。
歌颂人民解放军，
军民团结鱼水情，
不忘初心保本色，
保家卫国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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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虹桥】

共产党员不忘初心 始终战斗在抗洪第一线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难忘回忆

文 应永泰（虹储居民区）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看望转业干部马
良贵，他家门上金光闪闪的“光荣之家”匾牌
特别醒目。 进入客厅，墙上挂着老马 1967 年
参加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大会时， 与会代表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
合影的照片， 老马指着自己照片中所站的位
置，回忆自己在部队的战斗经历，感慨万千。

老马说他已到了“米寿”之年，但看上去
身体无大碍，谈吐清晰，思路敏捷。 老马平时
常看书读报 、看电视 、听广播 ，写写学习笔
记。 每次参加党组织生活会，积极发言谈体

会、说观点。 我们在聊天时，老马谈到，最近
一个多月， 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洪水灾害、
山体滑坡、江河圩堤决口 ，危及到人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说看到电视上灾情报
道，很揪心。 看到抗洪救灾一幅幅动人的画
面， 让他回忆起自己 1954 年在安徽省安庆
市参加抗洪救灾的情形。 当时他被部队派到
长江大堤上和当地群众一起抗洪救灾，共同
奋战了四十天。 他说：“我被分配在抢险队，
每天检查堤段灾情，发现险情立即由工人潜
水把沙袋拖入十米深的险情处，队员们为了
抵御寒冷江水 ，喝上两口白酒 ，这样一干就
是二十来天， 晚上就睡在圩堤下的帐篷里。

后来部队派人来轮换，我回部队休息。 可是
没多久， 原抢险队来部队请求我重新归队，
继续与他们并肩战斗。 再上江堤近二十天，
有天下午，突然接到警报 ，离我守护堤段三
四里的广济圩溃堤，人们纷纷逃离堤口。 我
想灾情就是命令， 于是我不顾个人安危，逆
势而行，朝人群反方向奔跑 ，在决口还有一
二公里处， 便听见溃堤决口江水轰鸣声，那
声音甚是惊人。 我赶到险情处，见到被洪水
冲毁的决口越来越大，瞬间已垮塌到四五十
米宽度，滔滔的江水瞬间淹没了村庄 ，严重
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在当地干部组
织带领下，我和队员们跳上小船 ，开始对被

洪水围困在屋里的群众实施营救，两天两夜
的时间共救出群众约有四十来人。 抗洪抢险
结束回部队后 ， 首长要我写一篇抢险的稿
件，稿件后被《安庆日报》登载。 ”由于在抗洪
救灾中表现突出，老马当年被安庆市人民政
府评为“安庆市防汛模范”。

老马谈到今年长江、 淮河流域发生特大
洪水，由于国力增强，科技助力抗洪救灾，大
型卡车、铲车、装载机，甚至直升机都派上用
场，在较短的时间里堵住了上百米的决口，使
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抗洪救灾的能力大大提
高。 人民子弟兵像当年一样，战斗在抗洪第一
线，保护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绿色虹桥】

雨中的栀子花
文 沈方（伊犁居民区）

天空被厚厚的云层压抑，阴沉的令人忧
郁，时而，风飕的一下，从树梢掠过，一阵雨
水接踵而来。风催雨威，雨借风势，一切都变
得湿漉漉的，仿佛连空气都拧得出水。 江南
六月，又潮又湿，正是“梅子熟时栀子香”。

晨雾迷蒙，一夜的细雨稍停，小巷里那
一声声又糯又嗲，充满吴语韵味的叫卖：“栀
子花，白兰花……”氤氲里飘来阵阵浓烈的
花香， 那是栀子花的气息。 “妇姑相唤浴蚕

去，闲看中庭栀子花。 ”几近静谧，只有花香、
鸟鸣和雨打竹林淅沥沥。

白兰花与栀子花， 仿佛是一对同胞姐
妹，花蕾娇小可爱，洁白如雪，微带浅浅的绿
晕，香气浓烈，盛开于春末夏初梅雨时节，怒
放的花朵形如古代的青铜酒器卮，博得了栀
子花的美名。 大约因为花香浓烈，才不入许
多喜欢幽香的文人骚客的“法眼”。

形同酒器的栀子花的花语， 是同心，在
古代，栀子曾作为男女结同心的信物，南朝
诗人徐悱有诗：“两叶虽为赠， 交情永未因。

同心何处切，栀子最关人。 ”在古人眼里，不
显山露水的栀子花，具有“结带悬栀子，绣领
刺鸳鸯”不亚于南国的红豆。 刘禹锡更是感
情真挚地说：“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 且
赏同心处，那忧别叶催。 ”细雨中那一声声又
嗲又糯的“栀子花，白兰花……”为江南的梅
雨平添了几分倩丽，有首现代七绝说戴栀子
的老奶奶是：“玉栀一朵别胸襟，信有清香自
在吟：昔日年华同此醉，芳心便是女人心。 ”

繁香飘渺，洁白如雪 ，氤氲之气 ，那情
怀，那深遽，宛如迷一般的雨，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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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札记】

我的军营生活
文 高汉良（荣华居民区）

离开部队快四十年了，有些事一直留在
记忆深处，一辈子忘不了。

我是 1970 年底到达部队的， 正逢全军
普及革命样板戏， 在新兵连集训不到一周，
我就奉命去宣传队报到。那时全队上下正忙
着开始排练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当时演员
阵容基本落实， 各个角色也都安排到位；乐
队也一样，一个个“长枪”、“短炮”整装待命。

接下来战士们排练，演出，下部队，还缺
一个角色，那就是我了，我毕业于上海市卫
生学校，学过医疗知识，因此我的角色就是
生活中的随队医生了。为战友们健康服务是
我的重要任务。 同时，指导员还交给我一项
额外工作，要我多多发挥自己特长，利用业
余时间写一些小节目，配合下部队演出。

宣传队里的战友们都从五湖四海而来。
指导员来自赫赫有名的解放军军乐团，是一
位大管演奏家； 老队长则来自前卫话剧团，
曾参加过《地雷战》等影片拍摄，也是我军话
剧战线的一位老同志。 当时全队分成三个
排，一排是演员排；二排是乐队排；三排是女
兵排。 政治部首长要求尽快排出《沙家浜》，
以迎接军部大汇演。 这次全军汇演后，还要
在防区内巡回演出，从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
场一直演到沂蒙山区，黄海前哨，演出行程
排得满满的。

战士们个个劲头十足，每天五点，天还
没亮，礼堂上下灯火通明，大礼堂前的篮球
场周围，还有左侧的一片小树林里经常有声
乐演员、戏曲演员在吊嗓子；有的乐队同志
提着长笛、小提琴在专心晨练，发出阵阵美
妙声音；练功房里，一位十五六岁的小战士
埋头练了几个小时的舞蹈形体，把身上背心
脱下，生生挤出一大堆汗水，这位小战士若
干年以后，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成了总
政舞蹈队的队长了；武功演员们则把木马搬
到舞台正中， 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翻着跟头，
苦练基本功……

战友们练功、演出非常辛苦，常常会有
跌打损伤的事情发生， 我便有了用武之地。
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拿出来，运用在实践中
还真管用！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我的“医
术”在战友中小有名气，有一天还被政委请
到家里，为首长的腰背疼推拿治疗，一开始
确实很紧张，但见老首长平易近人，不断伸
出拇指，连连夸奖，我顾虑散尽，真是打心眼
里开心！

后来部队领导安排演员和乐队同志去

省歌舞团和京剧团取经学习，我也有机会回
到上海，在离家不远的上海中医学院（现在
的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进修，我在新
针科学了好几个月的中医新针疗法，那收获
真是大大的。回到部队为战友服务又多了新
本领。

那些年部队文艺搞得轰轰烈烈，作为一
名文艺兵，更是豪情满满。 每当赶排了一台
节目，我们总是心系边防前线，上海岛、走山
路，爬山涉水把节目送到基层连队，这是经
常性的事，也是每个战士的心愿。

在宣传队里， 医务工作虽然比较辛苦，
但比起战友们摸爬滚打的练功和忙忙碌碌

的演出，我总觉得自己贡献不够。 想起指导
员的嘱托，我便利用业余时间，拿起笔学着
为战友们写起了不成熟的小节目，几经挫败
后，我的“数来宝”———《参观雷锋展览馆》被
几位女兵搬上舞台，配合部队学习雷锋活动
全面展开。

随着一些小作品被陆续选用，领导又给
了我很大鼓励。 1972 年 5 月，宣传队派我到
徐州，参加军部的创作学习班。 我在学习班
里得益于军中前辈的帮助， 一首 “词表演”
———《雨夜歼敌》，有幸被《前卫报》选用，后
来也搬上了舞台。 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我还
和战友合作， 创作了一个 40 分钟长的独幕
话剧《车站新风》，配合全军学雷锋的热潮，
去徐淮地区七八个师巡回演出， 大受欢迎！
很多年以后，《解放日报》的记者在一篇报道
中还专门写到：“上世纪 70 年代， 老高在山

东日照当兵，在那个话剧中，他掺杂了‘上海
元素’，说的是有个人在城市里找亲戚，却将
亲戚的地址‘大沽路’（上海的路名）误写成
了‘大吉路’，焦急万分之时幸得解放军战士
相助……”

还有一次， 部队首长交办重要任务：要
求我们到二十公里外的“石臼所”海边为乡
亲们演出一场《沙家浜》。 那天风急浪高，海
潮冲击礁岩，副队长带着装台的战士们一早
就出发了，选择好场地，一直忙到傍晚时分
才刚刚准备就序。服装，道具、灯光和音响各
就各位，等待“战斗”打响。那天当地的村民、
渔民更是像过年一样开心，从四面八方赶来
看大戏，海边广场上人头攒动，黑压压一大
片。晚上的演出开始了，可海边的风不小，当
第四场“智斗”拉开帷幕时，一阵狂风骤起，
把个背景幕墙刮

得摇摇晃晃，台上
的演出正在进行，
台后则是一场看

不见的“战斗”，为
了让老百姓能看

好演出，我们紧急
行动起来，没有演
出任务的同志硬

是用双手，用身体
紧紧顶住背景幕 !
不让它倒下，那可
是个力气活，又是
寒冬腊月天啊，大
家在寒风中坚守

到第四场结束，我
感觉全身、 手、脚
都冻麻了，终于保
证了演出任务的

完成。
如今我已经

七十挂零，每当来
到大海边，看着浪
花飞溅 ， 潮起潮
落 ， 总是心潮起
伏，会想起年青时
那段难忘的军营

生活。


